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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的 话

花城版文学年选肇自２００１年。我们定了三个原则：广泛阅
读，精中求精；以质取文，不以人取文；题材多样，风格多样。

打头阵的是《中国散文年选》，由中国散文学会主编，李晓虹、

王兆胜博士编选。２００２年起，增加了由中国小说学会主编的
《中国中篇小说年选》谢有顺编选和《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洪治纲编选以及《中国随笔年选》李静编选。２００３年起，
再增加了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主编的《中国报告文学年选》傅溪
鹏编选、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诗歌年选》王光明编
选和鄢烈山编选的《中国杂文年选》。
至此，年选方阵已经组好，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将逐年延续下

去。阵容是强大的，各学会中心和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小说学
会会长冯骥才先生，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先生对年选工作极为

支持并热忱指导，在此深表敬意和谢意
值得高兴的是，七种年选的编选者都是在各自领域颇有造诣

的专家、学者和新锐评论家，他们坚持上述三个原则，严肃认

真，辛勤劳作，拿出了无愧己心、让读者满意的答卷。谢谢他

们
感谢广大读者对我们年选的支持和厚爱我们将一如既往地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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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治纲

在去年的年选序言中，我曾极力推崇短篇小说的内在智性，

主张短篇小说应该充分利用它的特殊结构，将创作主体的艺术智

性蕴含其中，使人们能够通过有限的叙事文本，去捕获那些话语

之外的精神内涵，去体悟那些文本潜在的审美信息。我以为，这

是任何优秀短篇小说的核心艺术准则。只要看看那些具有经典意

味的短篇佳作，我们就会发现，没有哪一部不是充满了独特的叙

事技巧，没有哪一部不是饱含了作家的艺术智性。那种靠老老实

实的叙事来讲述曲折故事的审美趣味，早已在２０世纪初期就已
被一些优秀的作家所逐渐排斥。因此，无论你是否承认，短篇小

说就是一种技巧的运动，短篇写作就是对作家审美智性及其艺术

感受力的一种极大挑战。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短篇就不需要思想的渗透，不需要创

作主体对现实生存的独到体验。任何一种文学创作，如果缺乏对

人的现实生存与人性本质进行多方位的追问，都将不可能获得深

邃而丰厚的审美内涵。任何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全部存在意

义，就在于他对一切人类的存在秩序都始终保持着特有的警惕，

并以全部的内心理想重构一种审美意义上的现实秩序和精神状

态，向人们展示创作主体对于这个世界的特殊理解，以及对于生

命存在的特殊思考。离开了这一点，文学就会变得苍白和平庸，

甚至成为对大众情感的廉价抚摸。短篇小说也不例外。只是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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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写作对作家思想的表达有着更为苛刻的要求，即，它无法为作

家全面展露自我思考提供一种相对从容的叙事空间，而是要求作

家必须做到节制、隐忍、含蓄，使话语于高度内敛之中形成某种

强劲的张力，并借助多种修辞学手段，在智性化的叙事处理中传

达出作家丰沛的审美思想。

惟因如此，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审视２００３年的短篇小说创
作，我以为，总体上并不值得过分乐观依然是一个显在的事实。

这倒不是因为短篇小说在创作数量上偏少，或是大多数作家没有

意识到智性写作的必要性，而是一些作家在叙事的智性处理上还

显得颇为孱弱。这种孱弱，说穿了，就是创作主体艺术原创能力

的孱弱，是作家对叙事技巧与审美思考之间进行巧妙嫁接的孱

弱。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很多作家都依然热衷于对故事表象的

叙述，沉迷于故事情节的启承转合。虽然这些故事本身很好读，

很有趣，可能也会让人思考点什么，但终究无法抵达短篇应有的

某些丰饶的隐喻之义，无法让人们看到作家对生活和人性的某些

潜在思索和独到发现。如刘庆邦《离婚申请》、《一亩地里的故

事》、《眼睛》、《下种》，荆歌的 《爱到死》、 《草木枯

荣》，张洁的《听彗星无声地滑行》，贾平凹的《主任》、《真

品》，阿成的《秀女》⋯⋯读这些短篇，你都会被故事本身所吸

引，它们尖锐、感伤、粗糙，呈现出一种生活自身的无奈与无

助。但是，倘若透过这些故事，我们却又很难获得更多的审美联

想，无法看到作家对这种苦难背后的更深更远的思索。或者说，

他们更多的倾心于形而下的生存形态，却疏于对叙事进行必要而

独到的形而上的提升。

也有些短篇试图通过叙事方式的改变，来增加文本内在的多

方位隐喻意义。这一点，在２００３年的短篇写作中表现得较为可
喜。但是，由于创作主体自身的思考力度并没有真正地抵达生存

的幽暗之域，或者说，作家对现实存在的探究尚欠深邃，思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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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还欠精深，从而导致了很多叙事智性与思想渗透之间的脱

节，使文本形式缺乏坚实丰厚的思想容量，让人们仍然难以获取

丰饶的精神内涵。像张曦的《人就是他吃下的食物》，黄明的

《课桌上的萨特》，刘自立的 《树也是神》，邱华栋的 《人

熊》，沈东子的《活埋》，薛荣的《病历卡》，双阳的《２０４７》
甚至包括荆永鸣的《口音》、《足疗》等，都是如此。

因此，在本年度短篇小说的编选过程中，我一直对那些故事

性虽强但意蕴过于单薄、难觅叙事智慧的作品保持着高度的警

惕，同时对那些形式过于夸张却缺乏实质性思考的作品也予以回

避。就我所选的本年度短篇小说来说，首先吸引我的是一些对人

性卑微之处有着敏锐体察并在叙事上以轻取重的作品。它们是：

叶弥的《猛虎》、魏微的《化妆》、艾伟的《小卖店》、余华的

《朋友》、迟子建的《雪坝下的新娘》、燕华君《麦子长在田

里》等。这些作品在直面人性内在的悲凉与苦涩时，在展示生命

存在的不幸与尴尬时，不是以正面强力凸显的方式，简单而草率

地将之演绎为一个个暴烈的故事以获取话语外在的快感，而是小

心翼翼地从人的尊严出发，在岌岌可危的生存境域中往返穿梭，

使人物不断地陷入隐忍、徊徨、左冲右突的艰难处境中，或无功

而返，或走向另一种反抗的极致。像《猛虎》中的母亲崔家媚，

作者就是通过人物的高度自恋来折射她对理想之爱的失望，然后

又借助女儿与丈夫的特殊情感反浇出自己内心的妒火，以至于最

后成为一个谋杀者。这里，叶弥将真正的险恶彻底地埋藏在故事

的背后，而只是让话语始终沿着人物浅浅的心绪流淌。它看似温

文尔雅，充满了南方式的温软气质，而实质上却步步为营，将崔

家媚内心的隐痛、失望、苦涩与迷惘不断地撕裂再撕裂。相比之

下，叶弥的另外一些短篇，像《明月寺》、《霓裳》、《水晶

球》等对人性的深层发掘却要薄弱一些。《化妆》通过一个女大

学生与实习时的科长之间的暧昧关系，在长达十余年的时空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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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个女人内心里对于真爱的憧憬与绝望，演绎得可谓撕心裂

肺。也许，嘉丽的不幸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出生论色彩，但是，当

她面对一个自私而卑琐的男人时，却展示出自己作为女人的那种

无边的忍耐、宽容乃至屈辱。正是在这种不可思议的献祭式的情

境中，我们才渐渐地感悟到嘉丽对爱情的彻底绝望。《小卖店》

中的小蓝对苏敏娜的报复，表面上看是一种恩将仇报，而实质上

却是内心的尊严被伤害后的本能式反抗。因为在这两个“用眼泪

建立起信任”的女人中，良家妇女苏敏娜的某些道德化的“优越

感”终于击碎了原本就很脆弱的小蓝，或者说，小蓝对苏敏娜的

报复，完全是出于她对整个虚伪的道德生存的一次不自觉的嘲

弄，是一种尊严与伦理的对抗。《朋友》通过一次自我消解的复

仇事件，将昆山吊诡的流氓式心态与人性本能上的脆弱展示得淋

漓尽致。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行凶案，随着事件的步步发展，拎

着菜刀的昆山似乎越来越张狂，越来越霸气，可是内心却越来越

孱弱，最后终于被一条毛巾所打败。它看起来有点以柔克刚、以

无招胜有招的暴力意味，而稍作回味，你便会觉得，它完全是在

展示一个人的内心力量，是一颗无所畏惧的心对抗另一个藐似强

悍的流氓的必然结果。小说的终极目标也由此直指人的内在生命

之力。

《雪坝下的新娘》和《微风入林》都改变了迟子建以往的叙

事风格，尤其是对一些苦难场景的叙述，作者不再刻意地回避。

前者通过一个傻瓜吉姆佩尔式的人物，展示了人对理想的执著寻

找，以及理想对人的生命激情的内在拯救。在那里，一切权力的

罪恶纠缠，一切人性的奸诈行为，都被“我”那纯洁透明的目光

所覆盖。后者通过一种短暂的情感遭遇，为一个女人平庸的一生

刻下了最辉煌的生命印痕，同时也使她在重归平庸时获得了另一

种内在的精神支撑。它不是一次简单的外遇，而是一次生命被重

新激活，是“粘满蝇屎”的生命之灯被意外摘去之后，开始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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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呈现出桦树灯那样真正的圣洁之美。《麦子长在田里》通过村

长与新来的妇女主任刘巴琴之间的纠葛，揭示了中国乡土中异常

复杂的原生态生活。它拥有自身一整套完整的乡村伦理秩序，也

具备一系列稳固的精神形态，当刘巴琴欲以舍身饲虎的方式改变

它时，其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

格非《戒指花》、东西的《秘密地带》、莫言的《木匠和

狗》、双阳的《三生》、吴玄的《匕首如梦》、东君的《拳师之

死》、残雪的《谜底》等作品，都是以异常灵动的叙事智性巧妙

地演绎了种种难以言说的生存状态。它们或将笔触探入到历史之

中，或将话语置放在现实境域里，或游走于现实与虚幻之间，或

动用一种梦态般的叙事，以此来表达作家对生命、历史与人性的

多方位思考。如《戒指花》不断地将当下现实中的假新闻、肉欲

化现象、利益化生存准则全部集纳在一起，从而勾勒出从城市到

乡村无处不在的、日趋麻木的精神状态。从中我们看到，人们为

了寻求生活的鲜活感，又反过来不断地制造各种荒唐的事件来刺

激自己的精神。而当真正的苦难与悲悯奔袭而来，很多人却无法

重新感动。这里，格非通过一种双向叙事，对温暖人性渐行渐远

的现实存在表达了巨大的焦灼和恐惧。东西的《秘密地带》则借

助一种桃花源式的理想形态，将现实生活中早已匮乏的纯洁、明

净、舒缓、真诚⋯⋯等等人性品质重新激活，以一种极致化的梦

态情境为我们日渐枯萎的生活提供了某种诗性的支撑。它不仅隐

喻了人类某些难以释怀的恒久情感，而且也折射了现实生存的无

助、无奈与无望，在轻盈与浪漫之中又充满了某种理想的冲动。

也就是说，它公然以白日梦的形式，明确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秩序

的不信任，对种种被欲望瓜分了的情感模式的嘲讽。莫言的《木

匠和狗》看似写了一个报应轮回的故事，是人与狗之间一场近乎

传奇的生死较量。但是，在两种叙事之中，小说又分明体现了双

重价值观和生存观的对立与冲突———它不只是指涉了人们对自然



６

２００３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生命的敬畏和尊重，还道出了生命潜在的反抗之力。它或许卑

微、暴烈、野蛮、歹毒甚至不择手段，但是，它的合法性在于生

命的道德底线被颠覆。如果将这种人与狗的关系稍稍地延伸到权

力体系之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隐喻之义。

双阳的《三生》、吴玄的《匕首如梦》、东君的《拳师之

死》等作品在将话语深入到历史帷幕之中时，都不是简单地复活

历史本身的原生状态，而是通过各种特殊的叙事手段介入历史现

场，以人物命运的诡秘来折射历史自身的诡秘，以特殊情境的冲

突来衍化人性本能的冲突。《三生》通过三个人物的不同自述，

围绕着一场弑君事件，精致地展示人物各自的特殊心态以及人性

内在的某些痼疾。而《匕首如梦》则在一种辉煌的复仇过程中，

让人们对历史的伤害深度有了重新的体察。小说的机智之处在

于，作者巧妙地让一个对历史毫无清醒感的后代来承担这一巨大

使命，看似荒诞，其实却又包涵了某些历史自身的规定性。残雪

的《谜底》与她在本年度发表的《男孩小正》、《女儿们》等短

篇相比，更加突显了生命内在的自由欲望。小芹在家庭内部因为

不断地遭到小弟的排挤，便以小弟的还债作为藉口，不时地促动

家庭矛盾的激化，为自己的日后出走积累一些潜在的法码和理

由。而这种亲情之间的冲突和不相信任（包括父母与子女、姐弟

之间），其实也是残雪一向倾力表达的目标。它是一种没有谜底

的谜面，是透过现实伦理之后的赤裸裸的精神性叙事，所有的话

语表层仅仅是一些玄秘化的碎片，不可能获得日常经验的逻辑印

证。因此，读《谜底》如同读残雪的其他小说一样，你必须浸润

在语言自身的肌理之中，像感受生命的脉搏跳动那样，去沿着人

物的精神奔跑。当我们看到小芹最后终于与弹花匠一起出走，一

起去投奔苦难的自由，我们便会发现，一切亲情间的冷漠和紧

张，一切梦幻般的寻找和迁徙，其实都是人物的内心情感对现实

伦理的反复纠缠和顽强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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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历史记忆的复苏，苏童的《骑兵》、薛荣的《１９７９
年的洗澡》、陈昌平的《特务》、严歌苓的《拖鞋大队》、王安

忆的《羊·乒乓房》等小说则通过各种异常轻丽的叙事话语来介

入历史的苦难深处，并构成作家对苍凉往事的深情回眸与苦难生

存的真切体恤。这些小说着眼的事件、人物几乎都微不足道，完

全是一些消隐于历史陈迹中的碎片，甚至是一些若隐若现的浮

尘。它们在作家温婉的叙述中，也同样显得柔软、从容、轻盈，

甚至还不时地显现出某些诗意化的质色。但是，在这种灵动而又

飘逸的叙事中，历史的坚硬质地、人性潜在的狰狞，以及悲剧性

的命运际遇，却不时地跃然纸上。特别是像《特务》中的主人

公，自始至终带着双重面具来承受历史的重压，而作者的主要笔

力却始终放在他对温暖亲情的维护中，这种以轻击重的手法读来

让人尤为疼痛。《羊·乒乓房》的叙事话语几乎抵达了无韵之

境，而在这无韵之中，作者却将苦难历史中最为苍白的生活演绎

得栩栩如生。它是人性的自我狂欢，又是对无奈现实的本能式抗

争。它仿佛记忆中的一抹印痕，以很不经意的方式，划过你内心

中最柔软的地带。《拖鞋大队》让我们再一次领略到一群特殊的

少年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它像王朔当年的《动物凶

猛》一样，充满了骚动、反叛、无序和迷惘，展示了那一代人在

身心启蒙的重要时期被完全荒废甚至扭曲的悲剧过程。她们看似

在自救，但更多的时候却在自毁；她们以自己的生存法则和理想

方式，与隐秘的青春、强大的历史作斗争，却又将伤害与被伤害

化为自我成长的激素。在此，作者通过一种青春在无序中狂欢的

仪式，撕开了历史最惨烈的一幕，道出了人性与人道双双沦陷之

后的悲剧景观，也使这部作品与作者在本年度发表的其他短篇如

《奇才》、《梨花疫》、《柳腊姐》、《角儿朱依锦》、《爱犬

颗勒》等相比，更具内在的审美冲击力。

张楚的 《曲别针》、王手的 《西门之死》、铁凝的 《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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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李小铃的《陪审团》、红柯的《野啤酒花》、何大草的

《白胭脂》、裘山山的《非常爱》、张学东的《送一个人上路》

等作品在表达现实生存的苦涩与躁动时，都不是将叙事安置在生

活的表层状态，而是深入到人性的背后，以人性的自然喷发、扭

曲、抗争，来呈现现实生存或生命自身的另一种悲怆。如《曲别

针》，就是通过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在惊心动魄中展示了我们

这个时代所普遍存在的内心焦灼———那是欲望与欲望对视之后的

抗争和妥协，是荒废的精神与利益化的现实相互勾结后的无奈，

是纯粹的物质化境遇挤压后的身心俱碎。这种被无边的利益原则

控制下的生活，就像志国手里的那枚曲别针，总是被不同的人物

按照不同的利益愿望扭曲成一个个不同的形状。《西门之死》虽

然讲述的是一个庸常的婚外情故事，但是，作者对真正的婚外情

并没有兴趣，而是将全部的叙事智慧投置在一种引而不发的状

态。正是这种状态，呈现了一种现代男人情感漂泊的迷惘意绪。

《逃跑》和《陪审团》虽然在情节上有一种“抖包袱”式的嫌

疑，但是，它们都撕开并击中了人性中最隐秘的脆弱部位，使人

物在两难之中呈现出或尴尬或绝望的内心状态。他们被现实以合

理的方法安排成某个特定的角色，然后又被现实以合理的方法残

酷地消解掉，这其中的荒诞命运，又有几人能够真正地解透？

《野啤酒花》和《白胭脂》都写到了女人对于苦难的承受方式和

结果，但是两个人物的命运却截然相反。前者依然沿袭了红柯一

以贯之的叙事格调，在极力凸现西部原始生活中强悍、率真的生

命过程中，也展示了一个女人对苦难的惊人的承受能力———那是

一种由爱而生的韧性，是一种简单却不容回避的生命基石。而后

者则将一个女人的身心成长、道德启蒙、尊严价值等等纤细的精

神元素直接纳入苦难的前沿，让人物完全以内心承受的方式在不

堪重负中走向毁灭，为一种美的非正常夭折吟唱了一首挽歌。类

似的小说还有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何玉茹的《杀猪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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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等，只是鉴于它们在叙事上的某些小小缺憾，使我放弃了入

选。裘山山的《非常爱》将一个父亲的爱推到叙事的背后，使这

种父爱与我们传统伦理中的沉默之爱构成了一种文本上的呼应

———它只提供行动，只提供牺牲，只提供拯救，而不表露，不言

说，更不注意情感上的回报。惟因如此，这种博大的爱才显得

“此时无声胜有声”。《送一个人上路》在叙述一个失去生命能

力的男人踏向死亡的漫长路途中，巧妙地回避了恐惧与悲伤的情

绪，却将祖父特有的体恤之情、韩老七绝望的愤懑之情在道义、

责任、尊严与同情之中奇特地组合起来，并形成了情与理的不断

冲撞。它在故事的表层似乎是写一个人（韩老七）的索债过程，

其实却道出了另一个人（祖父）无怨无悔的赎罪过程。

董启章的《任务》、潘向黎的《奇迹乘着雪橇来》、戴来的

《茄子》、盛可以的《手术》、黄咏梅的《多宝路的风》以及陈

希我的《暗示》虽然也是着力表现当下青年人的都市生活，但

是，它们都明确地摆脱了作家对个人经验高度迷恋的自传化特

征，并将叙事话语延伸到各种特殊的场景中，借助不同质地的场

景和事件本身来极力凸现人物内心复杂而隐秘的精神世界。如

《任务》借助的是一个卡拉ＯＫ厅。正是在这个按运动场馆设计
的娱乐厅里，作者扣住侍陪少女身上穿着的Ｐ．Ｅ．裤这一特殊的
青春意象，在往返式的内心叙事中，让贝贝目睹了一场惊心动魄

的反抗（或复仇），同时又勾连出记忆深处的青春岁月。尤为重

要的是，作者在处理少女的羞辱、自尊而又骚动不安的青春意绪

时，却不断地将之纳入教育伦理之中，使自然人性与现代教育权

力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反讽式张力。《奇迹乘着雪橇来》借助的是

一个多少带有浪漫气质的圣诞节，在款款温情中叙述了一个女人

内心的渴望。那是一种超越平庸生活的期待，是一种不需要行

动、不需要结果的无望的期待。它在淡淡的凄美之中，却呈现出

人物内心深处的浪漫情怀和诗性质地，谁也无从知晓，因而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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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剥夺。它让我想起作者的另一个短篇《雪深一尺，我在美侬

等你》，都体现出一种惊人的叙事耐力和诗性秉赋。戴来的《茄

子》借助的是一叠久无人取的照片，让洗相馆的父子通过臆测来

判断、追述照片中人物的生活轨迹乃至精神品质。它带着拷问和

质疑的倾向，又将生活本身的不确定性巧妙地传达出来。尽管这

部小说曾受到人们的质疑，认为其中的情节与国外的某些影片有

类同之感，但我个人觉得，它实质上仍然体现了戴来一以贯之的

叙事特征，尤其是对窥视手段的不留痕迹的运用。《手术》依托

了一次无关紧要的乳房纤维瘤切除手术，通过手术台上人物的联

想，为现代浮泛的爱情生活进行了一次别有意味的盘点。而《多

宝路的风》则将笔触深入到市井生活的内部，以小市民生活的繁

琐性，烘托出一个少女情感生活的不幸。这里，作者采用了与人

物完全平等的叙事语调，以绝对性的市井话语来重述日常生活。

无论是妈子的埋怨，还是豆子的死亡，无论是情人耿锵的来来去

去，还是丈夫海员的跌宕命运，在作者的叙述中都显得波澜不

惊，从从容容，很少有惊天动地、死去活来的折腾，犹如小市民

卑微而又平静的生活一样。它使我们看到，“多宝路”作为一种

奇特的生存环境，看似消解了任何诗性的理想、激荡的人生，其

实却也同样能轻松地抹平人生的不幸和内心的疼痛。它是一种巨

大的包容性的存在，是制衡人生的一种重要的聚合体，但是，却

很少有人能对它有着高度自觉的省察。陈希我的《暗示》通过人

物对抢劫犯罪的不断自我暗示，既对这个物质时代的获利者进行

了一次奇特的解构，也为那些灵魂焦灼的失意者提供了某些挣扎

的理由。它所折射出来的，是当下的青年人普遍存在的欲望、现

实与生存手段之间的巨大错位，是一种试图通过非常规手段去获

取生存保证和物质化骄傲的潜在冲动。

短篇的微妙之处，在很多时候是很难用三言两语来解读的。

一部优秀的短篇，仿佛一个气质绝佳的美人，举手投足之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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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让你怦然心动，却又不可能让你一语道破天机。因此，当我对

自己所选的作品进行了一番匆匆的解读之后，我必须说明，我并

不是想以自己的这些想法来征服读者，而只是为了告诉大家，我

之所以选这些作品而没有选其他作品的个人理由。因为一个众所

周知的事实是，目前的年选很多，各种选本执行的标准也各不相

同，但我想，每一个选编者都在试图选出自己所认为的最好的作

品。

为此，我也是一直在竭尽全力。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１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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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弥

一

刘家母女乍看上去像一对姐妹，一样高的身材，一样的短

发，笑起来左边的嘴角上都有一个米粒大小的酒窝。两个人真像

一只笼子里蒸出来的两只馒头，只是母亲略瘦一些，肤色也略

黄。

熟悉她们的人说，两个人的差别其实还是很大的。母亲妖

绕，女儿娇憨。女儿成天“吱吱喳喳”地说话，热闹得像一只小

喜鹊。母亲却不爱说话，她喜欢用眼睛瞄啊瞄的，瞄准一个目

标，嘴角一动，那米粒马上现出来了。

目标基本上都是男人———熟悉的男人，彼此间有一点点暧昧

的好感。不多，就一点点，不会有任何多余的事情发生。

母亲的体态也会说话，她走起路来肩膀不动，用腰肢带着臀

部扭，臀部扭得像水波一样，经常有男人在她的身后眼巴巴地瞧

⋯⋯瞧着瞧着，弄不好就被自己的女人发现了，一个耳光打上

去，连打带骂：“做什么？想动人家脑筋？也不看看人家是什么

人。人家是良家妇女。”

对于男女关系的处理，这世上大致分为三种人：一种是只说

不做的，一种是只做不说的，还有一种是又说又做的。母亲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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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就是说，她看上去是个荡妇，其实什么也没做。至于为什

么她喜欢做出这样那样的姿态，纯属个人爱好。

这条街上，有一个老单身汉，对母亲入了迷，常常跟在她后

面。母亲不和他说话，也不害怕。有一次，老单身汉跟在她后

面，不知为什么，突然对他目前的生活绝了望，一头撞到墙上，

撞得头破血流。众人发一声喊，围上前去。母亲袅袅婷婷地转身

看一眼，不动声色地又转回去，仿佛全然与她无关。

老单身汉从此就搬走了。

所以，尽管母亲有着这样的个人爱好，这条街上的女人，内

心对她并不厌恶。因为她们看见，母亲一到家里就里里外外地做

家务，是丈夫和女儿的贴心保姆。不出家门的时候，她也是蓬头

垢面，筋疲力尽，和她们没有两样。

母亲叫崔家媚。女儿叫刘海香。

看人不能光看外表。母亲崔家媚是个良家妇女。但是她的丈

夫却对她说：“家媚⋯⋯有合适的人，你找一个去。”

母亲不说话，只顾做自己的事情。

丈夫有点心惊胆战了，问：“我已经这样了，我还能怎样

呢？”

母亲说：“对我好。”

丈夫暗地里叹了一口气，想：好，好这个字是太大了。

丈夫害怕妻子，一般来说，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丈夫在外

面拈花惹草，另一种是丈夫力不从心。崔家媚的丈夫是后一种：

他有病。

崔家媚多少丰润生动，她的强悍是藏在安静里头的，难怪丈

夫害怕她。丈夫让她到外面找一个合适的男人，也是真心的话。

丈夫是个中学语文教员，长年病休在家。他是个江南才子，

才子喜欢漂亮女人，他当然喜欢他漂亮的老婆。不过，他更喜欢

女儿的性格。如果让他造一个完美女人，那就是他老婆的风韵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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